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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帕勒摩石碑，因收藏于意大利的帕勒摩博物馆

而得名，是古代埃及现存最早的王室编年石碑的残

片之一，逐年记录了第五王朝(约公元前 2494年-公
元前 2345年)中期之前古代埃及诸多国王在位期间

的宗教庆典、财产清查、建筑、征战等要事。帕勒摩

石碑是研究古埃及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一般

认为这块石碑刻写于第五王朝晚期。除帕勒摩石碑

之外，现存还有6块与其相关的残片——5块开罗残

片和1块伦敦残片。学术界对这些残片的来源及其

之间的关系存有长期争议，现在趋向于认为它们至

少来源于两块石碑。虽然这些残片材质不同、长短

不等、厚度不均、形状有别，但是其中所刻写的内容

十分近似。

因为帕勒摩石碑年代久远，文义古奥，所以对其

内容的复原、解读、注释等工作从20世纪初期便已开

始，并一直持续。①整体来讲，从史学的角度对帕勒

摩石碑的阐述非常零散，②而且众多史学史名著不但

很少提及帕勒摩石碑，甚至连古代东方包括古代中

国的史学也提及甚少。换而言之，西方学术界对埃

及等古代文明的“历史意识”“历史编纂”等存有质

疑、争议，甚至偏见。但是人类历史意识的演进是一

个动态的渐进过程，③现代的历史意识不是凭空产生

的，我们不应该把处于较为原始的历史意识下的所

有记录都尘封起来。因此，对帕勒摩石碑这份年代

久远的历史文献的原始性和开创性予以考察，可以

更为客观地定位其史学价值。

一、编年形式与内容

帕勒摩石碑是一种表格形式的编年记录，石碑

正反两面都被分成若干栏，正面六栏，反面五栏。正

面第一栏由三条横线组成，三条横线在纵向上被众

多较短的直线分割开来，这样便由三条横线和一系

列竖线组成了两行多列的简单表格。第一栏上面一

行的诸多格子中刻写着国王的名字，在名字下方对

应的格子里刻有国王的坐像。从第二栏开始，分割

三条横线的竖线变成了象形文字“年”的符号。因为

“年”的象形文字符号基本是一条竖线，只是头部略

微弯曲，这样也和竖线一样把下面各栏分成若干表

格。由于象形字符“年”的巧妙使用，纵向上各个被

分割出来的长方形格子中的信息便是“一年”中所发

生的大事，下端对应的格子中附以当年尼罗河水位

的相关记录。石碑的栏与栏之间刻有国王的名衔，

王名下面各栏逐年所记要事便发生在他当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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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名衔刻写在其统治年份的中间位置，这也成

为估算一个统治者统治年数的基本参考。④当出现

王位更迭的情况时，便以一条竖向直线贯通刻有统

治者名衔的那一行，将这些统治者隔离以示区分。

虽然早已有学者指出这些由象形文字符号“年”所分

割开的不同年份，并不是指某一国王的“统治年份”，

而是指“历年”，即古代埃及历法上的一年，但是这不

等于说这些年份不代表“序数”，只表示“基数”。石

碑中很明显地展示出国王权力的交替，记录了前任

国王最后一年统治的月份和天数，以及新任国王继

任之后的统治月份与日期。⑤即便新任国王继任后

没有日期记录，也会有“统一上下埃及”一类重大仪

式的记录。

帕勒摩石碑所刻录的统治者信息分布如下：正

面第一栏是“前王朝”国王的名字，第二栏至第三栏

被第一王朝的统治者信息占据，第四和第五栏载录

第二王朝诸王信息。第三王朝的国王信息在石碑上

是缺失的，第六栏是关于第四王朝国王斯尼夫鲁的

五年统治记录，其中有两年的信息残损严重。背面

第一栏刻有国王舍普塞斯卡夫的王名，所以属于第

四王朝末期，背面的其余部分，即第二至第五栏被第

五王朝的乌塞尔卡夫、萨胡拉和涅菲尔瑞卡拉三个

统治者的信息填满。L.博尔查特、P. F.奥马拉、W.巴
尔塔等学者曾试图复原以帕勒摩石碑为代表的整个

王室编年纪的全貌，⑥定位帕勒摩石碑及相关残片在

整个王室年录中的位置，并以此推测石碑所记载的

全部统治者在整个王室编年纪中的具体位置、统治

年限等信息。但是迄今为止，这种整体复原并没有

被学术界一致认可，有的学者甚至否定了这种复原

的可能性。

如果和其他文明或者民族的编年史、编年记录

比较起来，帕勒摩石碑是一种真正的年录。从时间

编排来讲，并不是所有的编年记录都逐年无遗漏地

编写，比如希腊的帕洛斯年表，对希腊早期历史的两

次记录之间经常相隔几十年。⑦

从内容来看，石碑所记是以国王的活动为中心

的诸多要事，可以归纳如下：

1.兴修建筑与水利。国王哲尔统治时期修建

“众神之威”(s m-ntrw)神庙，⑧登王在位时期修建“众

神御座”(swt-ntrw)神庙，⑨哈谢海姆威在位第十三年

建造“永恒女神”(mn-ntrt)石头建筑。⑩国王的建筑活

动不局限于神庙一类，斯尼夫鲁在位时期修建了“坚

不可摧的南境北境之墙”( nb rs t -mh
·
w)，舍普塞

斯卡夫在位第一年为自己的金字塔“舍普塞斯卡夫

之基”(qbh
·
-špss-k . f)选址。国王偶尔也兴修水利，

登王时期曾开凿“众神御座”之圣湖(šswt-ntrw)。

2.普查土地、牲畜和黄金等财产。从第二王朝

开始，两年一次的全国牲畜清查(tnwt)，以及丈量土地

和清点黄金等内容开始有规律地出现。石碑中关于

各种清查的记录以国王尼涅捷尔在位时期最多，一

直记载到其当政的第二十年第十次牲畜清查。实

际上，这些财产清查记录与同样为两年一次的诸如

“追随荷鲁斯”等重大仪式或庆典记录交替出现，构

成帕勒摩石碑一个主体内容。

3.军事行动。登王在位时期有“打击弓箭手( wn

tyw)”的记载，国王尼涅杰尔在位第十三年攻陷塞

姆拉城(šm-r⊂)，铲平“北部”(H
·

)。国王斯尼夫鲁

在位大约第十三年，对努比亚进行征伐，俘获

7000人，200000头牲畜。在开罗 5号残片中记载

登王对亚洲攻城略地，并打击“犬民”( wt w)。

开罗 4号残片记载斯尼夫鲁“从利比亚(Th
·
nw)带回

[……]：1100 个俘虏和 2.3 万 (？)小型牲畜”。整

体来讲，帕勒摩石碑及残片当中对军事行动的记

载并不多见。

4.举行宗教仪式与庆典。石碑上记载由历任国

王主持举行的宗教节日庆典有很多种，如追随荷鲁

斯(šms-H
·
r)、索卡尔节(h

·
b-skr)、赛德节(h

·
b-sd)、德塞

尔节(h
·
b-dšr)、捷特节(h

·
b-dt)等。还有象征性的执行

仪式，如统一上下埃及(sm Šm⊂-T -Mh
·
w)、巡城一

周(phr h
·

nb)、上下埃及之王加冕(h
·
b-skr)、阿比斯巡

跑(ph
·
rr H
·
pw)、为“众神御座”拉引绳索等(Sš t pd-šs ⊂ -

wr)。这些宗教仪式和庆典都是周期举行的，尤

其是“追随荷鲁斯”，在一、二王朝的记录中频繁

出现。

5.向神庙捐赠财富。石碑从第五王朝国王乌塞

尔卡夫开始记录王室向神庙的捐赠，捐赠的财产种

类繁多，数目庞大。国王向神庙的捐赠不但有食品、

牲畜、金属等物品，还有俘虏、地产等财产。向神庙

捐赠财物从第五王朝之后已经成为古埃及的一种经

济制度。石碑反面第二栏第二列记载乌塞尔卡夫统

治第六年的捐赠情况：“上下埃及之王乌塞尔卡夫，

他准备贡品……向塞普·拉的太阳神庙诸神献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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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特[……]乌塞尔卡夫地产中的土地，每日 2 头

牛和 2 只鹅；向拉神献祭：44 斯塔特北部诸州的

土地；向哈托尔神献祭：44 斯塔特在北部诸州的

土地……”除了捐赠各种财物之外，国王还要为神

庙修建城墙、神龛、神像等。

另外，石碑中每一栏的下面表格中频繁出现的

长度单位，诸如肘尺、掌尺、指寸等，现在公认是尼罗

河的最高水位，即每年泛滥的最高水位的记录。帕

勒摩石碑这种编年的形式，尤其是“年”字符的巧妙

运用和如此庞大的记录内容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其

记录方式和资料基础，必定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其内

容中的诸多细节也透露出复杂的关于历史记录和历

史意识的信息。

二、历史渊源与影响

帕勒摩石碑的起源既涉及内容方面的来源，也

涉及形式方面的借鉴。针对资料来源问题，很多学

者都认为古王国甚至整个历史时期官方都有“年鉴”

一类的档案文献。唐纳德·雷德福德在《法老时代的

王表、年代记和日志——古代埃及历史意识探研》一

书考证了 gnwt这一概念，即年鉴(Annals)。中王国

和新王国时期的相关记录确实可以印证这种王室年

鉴的存在，比如在新王国时期斯比欧斯·阿特米迪斯

铭文中，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在开篇之中便矜夸自己

的头衔和功绩，其中便有“她重修了年鉴(gnwt)”。

约翰·贝恩斯也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编年记录，提出

埃及不但存在“中央年鉴(central annals)”，而且还存

在地方的、神庙的年鉴。虽然迄今为止这种作为王

室档案的年鉴并没有被发现，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其

存在的可能性。从帕勒摩石碑“略古详今”的内容变

化判断，石碑的记录应该存在更为原始的底本，而不

是在进行统一的“编造”。帕勒摩石碑自身并没有保

持叙述内容的一致性，从第二王朝开始，增添了“普

查”的内容。在第四王朝国王斯尼夫鲁之后，叙述的

内容明显增多，到第五王朝时期又增添了“献祭”的

内容，因此需要增大石碑上的表格空间，所以整个帕

勒摩石碑的背面基本被第五王朝的三个国王的记录

占据，和石碑正面“前王朝”及早王朝诸王的简短记

录形成很大的反差。

从形式上来讲，帕勒摩石碑当中“年”的象形字

符运用，极有可能受到早期“年签”的启发。这些木

质或者骨质的年签和其他标签多属于第一王朝时

期，年签的基本形式就是以位于标签右侧的“年”的

字符引导出左面的文字。帕勒摩石碑所记载的早

王朝时期的内容，与第一王朝统治者的一些标签、

年签所记载内容十分类似。这些早期年签上的内

容可能和帕勒摩石碑有着共同的来源——王室年

鉴。不过从埃及历史早期的一些简短文字记录的

叙述方式和内容来看，帕勒摩石碑的记录来源也可

能是多元的。下面是早期一些文字记录与帕勒摩石

碑的比较：

早期年签、雕像、酒罐等

文献出处

杰特王标签，阿贝多斯

乌姆艾尔卡伯，T墓区

登王标签，伦敦大英博

物馆55586

登王年签，伦敦大英博

物馆32650

卡阿王年签，阿贝多斯

乌姆艾尔卡伯，Q墓区

场景或文字内容

第二行左侧文字为：建造“两神宠爱”之

神庙(？)(qd.t mr -ntrwy)
场景：登王手持权杖打击被俘敌酋。文

字：第一次打击东方之民

“年”符号左侧，标签右侧上方，是塞德

节的场景，并举行“界石奔跑”仪式 左

侧下方文字大致为：1200肘尺(？)的上

等利比亚油(st wr Th
·
nwh⊂t1200ht)

“年”符号左侧，整个年签的右侧上方文

字：第二次阿比斯巡跑(sp 2 H
·
p) 右侧下

方文字：首次(接受)黎巴嫩冷杉木(sptpy⊂

š t w)

帕勒摩石碑

位置序号

PS r. Ⅱ. 7.哲尔第5
年

CF5 r. L. 4.登王统治

时期

PS r. Ⅲ. 6.登王第“x+
3”年

CF4 r. M. 1.斯尼夫鲁

统治时期

PS r. Ⅳ. 10.尼涅杰尔

第15年

PS r.Ⅵ. 2.斯尼夫鲁

统治第“x+2”年

文字内容

修建“众神之威”(s m-ntrw)神庙，索卡尔

节

打击“犬民”( wt w)神

上下埃及之王登基；赛德节(h
·
b-sd)庆典

从利比亚(Th
·
nw)带回[……]：1100个俘虏

和2.3万(？)小型牲畜

下埃及国王加冕，第二次“阿比斯巡跑”

(Th
·
nw)

建造坚固的南北境之墙—“斯尼弗鲁之宫

室”；带回四十艘满载杉木(sp 2 ph
·
rr H
·
pw)

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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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表格的形式也应该存在早期的基础。

早王朝时期的马斯塔巴墓上的祭品名单就是以表

格形式存在的。而且这种形式应该是政府文书档

案的基本形式，在阿布西尔金字塔建筑群发现很

多古王国时期的祭司体纸草文书，展现了当时的

管理、经济和宗教活动内容，其中便有表格形式的

文书。

不过，古代埃及的“编年史”并没有保持历史的

一致性，帕勒摩石碑和新王国时期的图特摩斯三

世编年纪完全是两种形式的编年记录。简单地

说，帕勒摩石碑载录众多国王在位期间的要事，受

表格形制所限，言辞简约，而后者按年代次序记录

图特摩斯三世对亚洲的征战，内容远比前者详

细。值得庆幸的是，萨卡拉南部刻石的发现证明

帕勒摩石碑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历史记录，也就是

说，帕勒摩石碑是早期编年历史记录的开端而不

是一种偶然的记录现象。萨卡拉南部刻石记录了

从泰提开始到培比二世在位期间的大事。其中的

记录很像是帕勒摩石碑的延续，捐赠是主体内容，

和帕勒摩石碑后期的记录雷同，偶尔也有“统一两

地”和“清查”的记载。

帕勒摩石碑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萨卡拉南

部刻石。很多学者都强调它对王表的影响，但实际

上，表格形式的王表在第五王朝也已经产生了，时间

上可能早于帕勒摩石碑。在吉萨1011号马斯塔巴墓

中发掘出一块属于第五王朝时期的书写板残片，以

反向次序列出从第五王朝涅菲利尔卡拉卡凯至第二

王朝的霍特普塞海姆威为止的6位国王。这份书写

板残片的表格中还包括神庙、地名、献祭用的鱼类和

禽类等信息。至少可以说，帕勒摩石碑并没有影响

到王表的形制起源。

帕勒摩石碑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溯源”的历史

意识，也在于其王名选择的“客观性”。帕勒摩石碑

对“有据可查”的国王的记录始于阿哈，后世的王表

和编年史也经常追溯人类王朝历史的起源。阿贝多

斯王表开始于美尼(即美尼斯)，然后是阿哈，萨卡拉

王表起始于阿德吉布，美迪奈特哈布王表起始于美

尼。不过这些具有宗教祭祀和展示功能的王表，明

显有意地剪裁了第一、二中间期等“混乱”历史阶

段的王名。从“客观”性的角度看，帕勒摩石碑、都

灵王表、曼涅托的《埃及史》还是可以前后相继

的，在王名取舍上，这三者都没有对过去的统治

者进行主观地剪裁。最主要的是，在都灵王表和

《埃及史》中都记录了诸多王朝之前的“神王”，都

灵王表的前王朝记录包括“大九神团”“小九神团”

和“神灵”( .w)，《埃及史》包括“神”“半神”“英

雄”。不过帕勒摩石碑、都灵王表和《埃及史》对

王朝之前的记录都残缺不全，所以很难定位三者之

间的具体联系。只能说，帕勒摩石碑对“历史”起源

的追溯极有可能为后世的王表、编年史等提供了王

室起源的线索和依据。

帕勒摩石碑作为重要的具有展示作用的官方石

刻，对以后的王室铭文，甚至整个“历史文献”系统都

可能产生了重大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埃及史》是

希腊化时期的产物，都灵王表是埃及新王国时期的

文献，这些文献不同的时代背景会影响编写者对过

去的思考模式，三者不能因为“部分”的联系而等

同。帕勒摩石碑自身所反映的古王国时期的历史意

识需要进一步的考量和定位。

三、历史意识及其评价

历史意识并不是简单的对过去的看法，标准的

不同也导致关于历史意识的概念存在很大差异。由

早期年签、雕像、酒罐等

文献出处

一只酒罐上的两段以

“年”引导出的文字。约

第三王朝末期。发现于

埃列芳提

场景或文字内容

1.追随荷鲁斯；第11次赫利欧波利斯的

畜群清查；谷物，25海卡特 2.追随荷鲁

斯；以石头建筑……接收……谷物与牲

畜的监管者……

帕勒摩石碑

位置序号

PSr. Ⅴ. 1.哈塞海姆

威统治第12年
PSr. Ⅴ. 2.哈塞海姆

威统治第12年

文字内容

追随荷鲁斯；第六次清查

上、下埃及之王登基；建造“永恒女神”

(mn-ntrt)石头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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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德尔提出的历史意识的七种要素更被学术界广

为接受，其中包括：“1. 时间意识 (早先—今天/明
天)；2.事实意识(真实的/历史的—想象的，或者虚构

的)；3.历史性意识(静态—动态)；4.认同意识(我们—

他们)；5.政治意识(上层—下层；或者：有权的—无

权的)；6.经济—社会意识(贫穷的—富裕的)；7.道德

意识(正确的—错误的；确切说：善的—恶的)。”潘德

尔在1987年提出的这个概念很明显是针对成熟意义

上的历史意识的。而作为人类文明早期的历史意识

则更难概括，上述被逻辑思维所分解的历史意识诸

要素在早期人类历史的很长时间里都是混杂在一起

的，如同古代的神话里包含着各种知识一样。不过

我们可以参照潘德尔的诸要素划分，从王权起源、时

间观念、事实确认三个方面探讨帕勒摩石碑当中的

古代埃及历史意识问题。

首先是帕勒摩石碑反映出的王权起源观念。帕

勒摩石碑的开篇列举了王朝时代之前的各王，石

碑的第一栏记载头戴下埃及王冠的国王们，现存

王名如下：[…]普([…p]w)、塞卡(SK )、卡乌( w)、梯乌

(T w)、特什(Tš)、恩[赫布](N-[hb])、瓦杰阿杰(W d-⊂d)、
麦赫(Mh[t])、[…]阿([…] )。据推测这些王朝之前的

国王可能有 120位左右，占据了石碑正面第一行。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埃及人对过去的关注不能

等同于对“历史”的追溯，包括以创世、荷鲁斯与塞特

之争为主题的神话体系，都在突出王权的神圣起源，

即“君权神授”的观念。另外，埃及人的“王朝”观念

是在曼涅托的《埃及史》当中才正式出现的，此前一

直没有明确的王朝和历史分期观念，对帕勒摩石碑

的统治者进行所谓王朝“之前”“之后”的划分，只是

我们现在的观点而已。因此，不论是创世神话、荷鲁

斯与塞特之争的神话，还是与帕勒摩石碑相关的“历

史文献”所反映的历史，都是一种被神圣权力介入的

历史，并不是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从帕勒摩石碑

的以下几个特征可以证明其中的“历史”是以王权为

核心的。

1.从内容上判断，石碑中的一切记录和细节编

排都是以神化的王权为核心的。从“前王朝”的国王

只有名字、坐像而没有记事来判断，编写者对“历史”

本身并不感兴趣，罗列这些王名更多地是为了证明

以后继任的国王的合法性和神圣起源。在帕勒摩石

碑第一王朝以后国王的记事栏目里，“追随荷鲁斯”

这种仪式频繁出现，这就是对当时业已形成的荷鲁

斯与王权关系的一种强调。荷鲁斯与塞特之争的神

话在金字塔铭文中已经有了明显的陈述，荷鲁斯就

是国王的化身，是奥西里斯之子，也是九神会唯一的

合法继承人。古代埃及国王的一个重要的王衔便是

“荷鲁斯”。另外，石碑当中在记录尼罗河泛滥水位

的时候，凡发生权力更替的时候，在前任国王最后一

年的记录里，没有关于水位的信息，如果权力更替发

生在同一年份，也要把水位标记在“新”国王一边。

这也至少证明王权与“水位”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埃

及人的意识当中，国王就是宇宙秩序的维持者，在每

一个国王统治最后一年，除了月份和天数的记录外，

其他记录则中断。

2.从编写目的来判断，帕勒摩石碑的重点不在

于书写历史，而在于展示王权。用这样庞大的石料

去记载历史显然不合理，而且在第一王朝国王登王

的墓中就曾经发现过未写字的两卷纸草，所以到第

五王朝石碑刻写的时候，纸草一定是记录的主要载

体。帕勒摩石碑及其他残片中唯一有明确来源的是

开罗4号残片，可以确知其来自于三角洲地区的孟菲

斯。因此，W.赫尔克推测：该石碑可能被竖立于孟

菲斯的普塔赫神庙里，这与很多在神庙中刻写的王

表的展示作用是一致的。在古代埃及，石刻碑铭都

具有祭祀、展示和纪念目的，而不是为了保存政府的

管理记录。

3.从叙述方式看，帕勒摩石碑的重点也不在于

叙述历史。其中的语句基本都是一种“日期+(名衔)+
不定式(infinitive)”的语法模式。从“不定式”的具体

运用来看，它的一种功能就是用作“标题”来进行开

篇。在这种意义上，帕勒摩石碑每一年的记载，都

可以相当于一个标题。比如石碑中经常出现的 šms-

H
·
r，威尔金森翻译为“追随荷鲁斯”(following of

Horus)，布里斯特德译为“祭拜荷鲁斯”(worship of
Horus)。这里透漏出的重点信息并不是以时态的变

化去叙述过去的事件，而是强调这一年份的名称的

重要性。所以这里彰显因国王的功业而命名年份的

意味，远远大于对过去国王活动记载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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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帕勒摩石碑所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念。从

石碑记录的表面来看，年复一年的记录是一种线性

时间观念的体现，而且每一个统治者在位期间的年

份都应该是按照时间次序排列的，而不是杂乱的堆

砌。但是通过对内容的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所隐

含着循环的时间观念。其中的“牲畜清查”“上下

埃及之王登基”“统一上下埃及”“巡城一周”等活动

和仪式都是循环进行的，从“第一次”(sptpy)向后延

续。而 sptpy这一短语本身就可以表示“创世”或者

“初始”。直到国王斯尼弗鲁统治时期，帕勒摩石碑

才开始记录诸如“建造王室用船”“修建庄园”等临

时发生的事件。但是在斯尼夫鲁之后，捐赠的内容

又占据了主体，所以帕勒摩石碑当中的所记录的

“偶发性”事件并不多。另外，在新国王继任的时

候，石碑当中总是要记载“统一上下埃及”，这种象征

性的仪式化表达也说明权力的交接本身就是一种循

环更迭。

帕勒摩石碑一个时间安排的细节，也体现出对

王权统治的重视。石碑中在新老国王交替时，会刻

写具体的月份、日期。比如国王阿哈统治的最后一

年的表格里只有“6个月零 7日”的记载，而接下来

哲尔统治第一年的记录为“4个月零13日；统一上下

埃及；巡城。6肘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新老

国王的交替发生在两年之内，其中的月份与日期都

是指在位的时间，也就是说，阿哈在位的最后一年统

治了6个月零7日，而哲尔在下一年即位后统治了

4 个月零 13 日，按照埃及一年 12 月共 365 天来计

算，二者之间相隔 13个月 20天。如果新老国王的

交替发生在同一年内，也是按照前任国王和新任

国王的在位日期 (而不是即位开始的日期)来标

记，比如第四王朝最后一王舍普塞斯卡夫和其前

任 (石碑上的名字缺失，正常应该是孟卡拉)的权

力交替发生在同一年，虽然铭文部分缺失，但是根

据博尔查特的复原，孟卡拉在这一年的最后统治

时间是 4个月 24天，而舍普塞斯卡夫的统治日期

之处的记录数字应该是 7个月 11天，二者相加正

好是埃及年历的一整年。换而言之，这种记载方

式更注重新国王即位后的统治，避开由于权力的交

接导致的无王权阶段。

再次，关于帕勒摩石碑记录的真实性问题。对

于石碑本身所载录的事件的真实性进行判定是很难

的，早期的年签只能说和石碑中的记载有相似之处，

但是很难说能互相佐证。石碑中所提及的一些地

名，甚至神庙建筑也可以考证出大致位置或基本形

态，但是其中所提供的数字是否属实已经很难证

实，有些数字明显是夸大的。比如在斯尼夫鲁的记

载中有“征伐努比亚，带回7000战俘、200000头绵羊

和山羊”，而小规模的边境冲突能获取数目如此之多

的战俘和战利品的可能性不大。国王战利品数目

的夸大在早王朝就已经出现。在希拉康坡里斯“大

宝藏”中出土了一枚那尔迈的权标头，其中所统计的

远征胜利后的战利品包括：400000头牛、1422000头
羊、140000名俘虏。现在分别存于牛津阿什摩林博

物馆和埃及开罗博物馆的一对第二王朝最后一王哈

谢海姆威的坐像，其底座都刻有杀死北方敌人的数

目，前者记载是47209人，后者是48205人。只能说

这种精确统计的数字有可能只是一种胜利的象征。

另外，石碑中有些因为宗教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仪

式化表达方式也会偶尔透漏出一点历史信息。比

如，其中对于左塞王的第一年和第二年的记录中都

有“加冕上下埃及之王”，这在石碑中其他国王的记

录中是没有的，这种对加冕的重申可能暗示其即位

之初政权不稳。

另外，帕勒摩石碑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石碑当

中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凡是关于国王的事件都是神

圣而伟大的。我们很难知晓作为帕勒摩石碑资料来

源的“年鉴”是否也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后来的王

室铭文都秉承了这种叙述方式。石碑当中没有任

何国王死亡的信息，在一个国王最后一年的记载

里，除了最后统治的月份和日期，没有任何记录。

这和亚述王表当中的兄弟、父子之间争夺王位的明

确记录完全不同。古代埃及并不是没有关于王权

负面信息的文献，这类信息一般出现在文学作品

里，尤其是社会动乱时期产生的哀怨、苦诉、预言等

文学作品中。但在王室铭文中很难看到关于国王

的负面记录，即便在新王国时期，王室铭文对外族

统治、女王当政、宗教异端等情况都是采取避讳的

叙述方式。王室铭文中总是以一种“安全”模式对

王权进行表述。

结论

帕勒摩石碑发展了年签样式的记录模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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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编年记录。这种历史的变革是

漫长的，如同两河流域的年名表过渡到编年史也是

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同时，神权与王权的结合

使古代埃及人的历史意识长期滞留在较为原始的阶

段，国王生前是荷鲁斯的化身，死后便成为奥西里

斯，国王的权力在死后依然延续。王室通过各种政

治宣传和效忠教导，让一个人一生都要为国王尽职

尽力，甚至死后都要受到国王的恩惠才能够维系来

世生活。所以帕勒摩石碑作为古代埃及，也是人类

文明史上第一部正式的编年记录是有重大意义的，

帕勒摩石碑的编年形式具有开创意义，其官方的资

料来源也相对可靠，但是其中的内容不外乎对王权

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宣传。透过帕勒摩石碑及各种王

室铭文，我们只能说埃及人对历史的记录和兴趣是

被神祇和权力带动的。但同时，人类最初的历史意

识就是在宗教迷思和政治权威之下产生的，帕勒摩

石碑是史学起源进程中的艰辛一步。

注释：

①近年来具有总结性的文献研究成果是托比·威尔金森

所著《古代埃及王室编年记——帕勒摩石碑及其相关残片》一

书，其中对与帕勒摩石碑相关的文献研究进行了细致总结，同

时对帕勒摩石碑及其他六块残片的内容逐一进行了转写、翻

译和注释。参阅Toby A.H. Wilkinson, Royal Annals of Ancient
Egypt: The Palermo Stone and Its Associated Fragm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国

内学者郭丹彤和李晓东分别出版了《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

译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页)和《埃及历

史铭文举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29页)两部著作，对

帕勒摩石碑进行了转写、翻译和注释。

②参见 John Baines，"On the Evolution, Purpose, and Forms
of Egyptian Annals," in Eva-Maria Engel, Vera Müller &Ulrich
Hartung, eds, Zeichen aus dem Sand: Streiflichter aus Ägyptens
Geschichte zu Ehren von Günter Dreyer, Wei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pp. 19- 20; 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 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y Writ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53-75; Hsu Shih-Wei, "The
Palermo Stone: The Earliest Royal Inscription from Ancient Egypt,
"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 37, No 1(2010), pp 68-89.

郭丹彤：《帕勒摩石碑及其学术价值》(《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

1期)一文，对其版本、断代、编写目的、学术价值等问题进行了

总结和论证。

③周文玖：《史学史导论》，学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1-
32页；另参见[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④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1, London:
Histories &Mysteries of Man LTD, 1988, p. 53.

⑤ A. H. Gardiner, "Regnal Years and Civil Calenda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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